
 

 

南珠儿挟起一枚棋子，啪的一声，按在

棋盘上，得意地笑着。洪建民两眼盯着棋盘，

仔细地看了看：白棋的几个断点，几手棋下

来，居然连在了一起，犹如一条长龙，把自

己的黑棋分割成凌乱的几小块，像几个小水

泊，在眼前无力的呻吟着。看到这里，洪建

民的身子微微动了一下，朝南珠儿点点头，

手指一松，一枚棋子落在棋盒里，投棋认输

了。 

洪建民几乎忘了，自己是怎么和南珠儿走

到一起的。说来也巧，每当他想南珠儿的时

候，南珠儿就会出现在他的眼前。他想去借

书，南珠儿就会来找他，说，我想和你一起



去图书馆；他想去见白泉老师，南珠儿就会

来约请他；他想下棋，南珠儿就会侧着身子

走进来，笑着说：建民，下盘棋，把昨天输

的棋找回来，你下吗？这时洪建民就会甜甜

地看着南珠儿，高兴地说：来，下盘棋。他

时常感到这辈子都离不开南珠儿了。 

洪建民至今也不明白，为什么他想什么，

南珠儿也想到了，还总是抢先说了出来。仿

佛他的心思，就是南珠儿的心思，他想什么，

南珠儿准会想到什么；这让他感到莫名其妙。 

今天是星期天。寝室里的八个同学，有七

个去南浦路徒步了。他一上午都在想着南珠

儿。可是今天有点反常，已经下午了，南珠

儿也没来。洪建民独自一人，在床上躺了一

会儿，忽然想到《世界河流》这本书，至今

还没有读完呢。那是一个月前，他和南珠儿

一起去图书馆借来的。他坐了起来，打开书，

刚读了两行，又把书和上了。他想，南珠儿

现在做什么呢？怎么没来呢？她会不会又

自己一个人去见白泉老师了？ 

一段时间以来，他们一起去图书馆，一起

去见白泉教授，有时也在一起跳舞，或者写



诗，探讨文学；也说不清有多少个一起了。

可是，这几天洪建民有点不那么喜欢南珠儿

了。 

 

他烦南珠儿，起因是白泉重逢定理。 

白泉不止一次的对学子们说，经过几年考

察，洪建民是一个很好的人选，把白泉重逢

定理的事儿交给他，我看，不会有什么闪失。 

不知为什么，南珠儿也对白泉重逢定理发

生了兴趣，甚至当着洪建民的面声言，凭什

么一定要传给你呀？我也很喜欢白泉重逢

定理，我也是很好的人选；你别高兴得太早，

我也可以取而代之。更让洪建民感到不可思

议的是，南珠儿这几天有时竟然背着他，独

自去见白泉教授。这，让他十分气愤。他在

心里暗暗给自己鼓劲，要把白泉重逢定理接

过来，继续推导下去，一定不能让南珠儿企

图得逞。想到这儿，他立即放下书，走出宿

舍，朝白泉教授的住处快步走来。 

 

时值五月，南浦已经十分炎热；下午的阳

光，斜洒过来，像校园里熙熙攘攘的人群，



激情飞扬，火辣辣的。 

在教师公寓门口，他看见南珠儿迎面朝他

走来，笑吟吟的和他打招呼：“你来见白泉

老师吗？他在等你呢。”  

一见是南珠儿，洪建民鼻子差点气歪了；

真想上去给她一拳。不过，洪建民没有发火，

回说：“是的，我来见白泉老师。”  

南珠儿挥了挥手，笑着离去了。 

看南珠儿兴高采烈的，洪建民心想，自己

可能和白泉重逢定理要说再见了。他不免有

些沮丧。 

他急匆匆地来到了白泉老师的住处。 

白泉教授热情地把他让到屋里，笑哈哈地

说：“南珠儿来了，导员叫她，刚走，我正

等着你呢。”  

“老师，我刚才见到她了。”  

白泉一脸的笑容，指了指写字台，说：“一

生心血，全在这里，这些都交给你了！”  

他站在老师面前，接过一个纸袋；还有一

个笔记本，封面上写着《重逢论》。 

这一刻，洪建民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甚至怀疑自己的眼睛，是不是出现了幻觉。 



白泉说，我的岁月不多了，已无法完成它，

就拜托你了。 

洪建民本想说，谢谢恩师。可他觉得，这

么重要的事情，仅仅谢谢，实在太轻了。那

一瞬间，他只是点点头；像即将出任国外的

大使，接过国家主席授予的国书一样，恭恭

敬敬地把纸袋和笔记本捧在了手里。虽没举

行仪式，但十分庄重。 

他细细地环视着老师的家：所有墙壁从天

花板一贯到底全是书柜，上上下下整整齐齐

地挤满了书；地上、床上也堆满了书，以至

于从门口过来，还有一些刚从书架上撤下来

的书凌乱地摆在过道上，像路边陈放的一堆

堆还没来得及运走的砖瓦和方石。 

白泉指了指满屋的书，说：“我，这一生

是陪着这些朋友走过来的，在我无以聊赖的

生活中，它们给了我许多快乐；在世俗的日

子里，才活得有滋有味；我每天和它们聊天、

交心，互通有无；它们有时也折磨我，甚至

把我折磨得很苦。当然，我和它们从不客气，

经常在一起吵架，吵得焦头烂额。可是，有

了它们，我的生活不仅充实，而且快活。在



和它们的交往中，我发现一个谁都没有说出

的秘密。”  

“老师,发现了什么秘密？”他渴望地问。 

“这个秘密，很重要，它甚至可以决定人

的一生。”白泉教授郑重地说。 

洪建民忽然对这个秘密发生了强烈兴趣，

说“老师，能不能把这个秘密，先向我透露

一点点呢？”  

白泉依然笑哈哈地说：“既然是秘密，说

出来，如果早了，就会影响它存在的价值。

这些我都认真考虑过，也安排好了。这个秘

密，到时候有人会告诉你，别再问了。白泉

停了一下，又说，这些年来，夜里常常被憋

醒，上不来气呀！”  

突然听说老师病病了，洪建民无论如何也

接受不了，说：“老师，不会有事儿的，现

代医学这么先进，没有治不了的病。”  

 “建民同学，我知道你在安慰我；我时刻

都能感觉到自己严重的供血不足。我要死了。

这个，我是十分清楚的。”老师说完依然朗

朗地笑着,笑声中飘荡着老鱼推浪般的气概。 

洪建民看着眼前的白泉教授：他笑容满面，



慈祥可亲；头发全白了，目光像五月的天空，

晴朗而深邃；老师神情自若，看不出有任何

哀伤和病痛。至少在他的感觉里不像一个病

人，更像一个健康的圣哲。他离老师很近，

可以听清老师的呼吸声。只有这来自肺部不

通畅的喘息里，才能感觉到他的病情正在恶

化，甚至在苦苦地折磨着他。此时，尽管老

师没有说出这个秘密，他内心依然十分感佩；

可是当他想到老师的病情，又为老师的即将

离去十分惋惜，神色暗淡下来。 

“老师，我们都不愿意离开您。”洪建民说。  

“白泉的血液不多了，他即将成为一个让

人失望的符号，一个死人,一具干枯的尸

骨。” 

“我们可以给你输血呀！” 洪建民好像在黑

暗中发现了一束曙光。 

白泉又朗朗地笑了，说：“人们都在期待

重逢，可人世好多不经意间的分手，确是永

别。现在，人们最应该关注的是从新洗水，

让清水与河流的重逢。” 白泉继续说：“《重

逢论》这部手稿，在有人告诉你那个谁也没

有说出的秘密后，你可以考虑把它们放在一



起公开发表，让全人类都知道这个秘密。” 

洪建民静静地听着，点着头。有时也提些

自己不太清楚的问题，向老师请教，老师十

分准确地给出了答案。洪建民认真记下了。 

洪建民依然感到此事关系重大，靠自己一

个人，恐难完成，问：“老师，我可不可以

找个帮手呢？” 

老师说：“我物色了一个人，保荐信在纸

袋里。” 

洪建民刚要打开纸袋，老师说：“慢，先

别急，你如果有合适人选，不妨写在纸上，

看看我们想的是不是同一个人。” 

洪建民端端正正地在纸上写了三个字。 

老师看了，依然笑着说：“太好了，我们

不谋而合。”  

最后，老师说：“我要说的话都在纸袋

里。”老师依然笑哈哈的，“我已经办好了退

休手续，临走前，还有事情要办，包括这些

书，我得处理一下。” 

“老师，您去哪儿？”“在纸袋里，我有个

留言，暂时保密。”“老师放心。”“好，建民

同学，再见。”洪建民恋恋不舍的和老师握



过手，转身告辞。 

当天晚上，白泉离开学院，悄悄地走了。 

 

洪建民压根没想到会成为白泉的关门弟子。

这一切只是一夜之间的事儿。尽管他对南珠

儿，还是感到有些别扭，可在白泉接受他为

关门弟子的瞬间，他无论如何也不能生南珠

儿的气了。    


